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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2024 年初，再次前去莫高窟采访时，在食堂遇到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看到我，她说：“第二卷

出来了，你还没看到吧？”马上请身旁的年轻人去抱

书。说是抱，是因为沉甸甸三大本，要用些力气。

饭，暂且也不吃了。她推开面前极少极简的一

点饭菜，用纸巾仔细擦净桌面，才打开比砖头还厚的

《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 256、257、259 窟考

古报告》，一页页慢慢翻着给我讲……1057 页，若一

天能完成一页的工作量，也约需三年。

“敦煌女儿”樊锦诗对于我而言，是最为特殊的

一位采访对象。自 22 年前初次采访后相识，之后无

数次交谈，几乎每次都会听她提起“考古报告”。

最初，我完全不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不明白它

对于樊锦诗而言，意味着什么。对于敦煌石窟而言，

又意味着什么。

不就是一本工具书吗？足够细心足够时间，应

该就可以完成吧。

可是，一次次听到她说：

——这个报告，很不好做啊。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小

很小的问题。大环节里有许多小环节，小环节里有

许多细节。

——我们现在已形成考古报告的工作团队，可

是老的老、小的小，我得想办法往前推。

…………

经过她 20 多年的“专业辅导”，“考古报告”四个

字终于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么厚重的专业书籍，

作为一名非专业人员，我能读懂的内容非常有限。

可是，作为一名记者，我读懂了樊锦诗 60 余年的牵肠

挂肚。

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不能辜负的师长嘱托、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所

需……是责任，也是使命。这责任的分量，在她与莫

高窟的朝夕相处中越来越凸显，她将之扛在肩上 60余

年不敢放下。起起落落、反反复复，难以完成又必须完

成的“考古报告”，既成她的“心病”，又是她的“心劲”。

在编撰过程中，她对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几近苛刻的严

格要求，是对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最负责任的落实。

放不下呀，这样的敦煌、这样的宝窟，终有一天

会消失，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因为懂得这份珍贵价

值和重要责任，所以执着要为敦煌石窟留下一份“传

记”与“画像”。从圆脸爱笑的小姑娘到步履蹒跚的

老者，编撰考古报告，不仅仅是她用 60 余年交给师长

的一份作业，更是交给未来的一把钥匙。

为此，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值得。

“真正的事情是
花功夫做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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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编写组现场调查

莫高窟第 275窟。

樊锦诗带领项目团队在莫高窟第 275窟核对石窟考古报告测绘图。
2020 年，樊锦诗在莫高窟第 254 窟指导《敦煌石窟

考古报告》第二卷编写工作。

正在阅读考古报告的樊锦诗。

“做不出来考古报告，我没法
向两位老先生交待。”

时间是条河，绵延前行。

穿越 1600 年的重重岁月，今天的我们

仍能看到莫高窟 735 个洞窟、4.5 万平方米壁

画、2000 多身彩塑的精美绝伦，是时间对于

我们的厚爱。

但时间同样无情。与世界上现存或已

遭破坏消失的其他石窟一样，科学的保护纵

能延长莫高窟的寿命，却很难阻止其逐渐发

生劣化，无法使其永存。

“山体岩石有很多缝隙，敦煌雨水虽少，

但也会有，水进去了出不来。水的渗入，造

成岩体中的钠、钾等可溶性盐类运移，危及

黏结在岩体上用泥土制的壁画，造成壁画起

甲、酥碱等种种病害……”每每说起莫高窟，

樊锦诗的焦虑之情溢于言表。“如果再有大

地震，我们有再大的本事也挡不住。虽然我

们在搞壁画数字化，但它不会‘说话’，所以

一定要搞考古报告。我的业师宿白先生要

求到什么地步呢？如果洞窟有一天毁了，根

据考古报告是能复原重建起来的。”

樊锦诗口中的考古报告绝非只编一两

卷而已，而是“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

榆林窟三处石窟寺的数百个洞窟均应编撰，

以达到永远留存敦煌石窟完整、科学、系统

的档案资料的目的”。

与敦煌莫高窟有着相同地理位置、历史

背景、题材内容、艺术特征的敦煌西千佛洞、

瓜州榆林窟共属敦煌佛教石窟艺术范畴，统

称为敦煌石窟。1957 年，在时任文化部副部

长郑振铎主持下，曾制订过编辑出版《敦煌

石窟全集》的计划，虽只是一个“记录性图

录”的计划，但在当时已难能可贵。

1962 年 9 月，樊锦诗在著名考古学家、北

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带领下前往莫高窟实

习。在此期间，宿白先生在敦煌文物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前身）做了著名的《敦煌七讲》学

术讲座，首次发表了他经过长期思考探索而

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1963 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毕业。离校

前，苏秉琦先生专门找她谈话，他慈祥地对

她说：“你去的是敦煌，将来你要编写考古报

告，这是考古的重要事情。比如你研究汉代

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

《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某某的文

章 。 考 古 报 告 就 像 二 十 四 史 一 样 ，非 常 重

要，必须得好好搞。”

25 岁的樊锦诗人还没到敦煌，先领了个

需用一生作答的考题。

“我到了敦煌，开始三年，学生娃娃的水

平，能搞成个什么名堂？也就是把实习的方

法用上去。”之后，又经历一些波折。1977

年，樊锦诗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从

此承担起日益繁重的管理职责：“开始也没

认为管理是门学问，后来发现，管理不但是

门学问，还是门大学问。而我越投入精力搞

管理，就越没时间搞研究。”

交作业、还债、考古报告……成为樊锦

诗口中常说的词，不知缘由的人哪知她的心

结，“做不出来考古报告，我没法向两位老先

生交待。”在内心，她也一次次问自己，“如果

不把考古报告做出来，我这辈子到敦煌干什

么来了？”

“总得有人下‘笨功夫’。”

时间是座山，垒石成峰。

《敦煌石窟全集》考古报告的编撰为何

如此艰难？

首 先 体 量 巨 大 。 在 樊 锦 诗 的 构 想 里 ，

将敦煌莫高窟等三处石窟寺的数百个洞窟

全 部 收 录 的 考 古 报 告 ，应 逐 窟 记 录 洞 窟 位

置、窟外立面、洞窟结构、洞窟塑像和壁画

以及保存状况，并附属题记、碑刻铭记等全

部 内 容 。 此 外 ，还 要 记 录 附 近 的 舍 利 塔

群 和 遗 迹 ，流 散 在 国 外 的 彩 塑 、壁 画 等 ，

同 时 要 尽 可 能 收 录 、汇 集 前 人 调 查 、记 录

的 成 果 ，以 及 有 关 洞 窟 的 研 究 文 献 目 录 ，

还 包 括 彩 塑 和 壁 画 制 作 材 料 的 科 学 分 析

实 验 报 告 …… 何 等 浩 繁 ！

其次，《敦煌石窟全集》分卷计划怎么做

才合理？“那么多洞窟，总不能大窟是一卷，

小窟也是一卷，这样显然不合理。”

如何分卷，众说纷纭：有的说以已形成

的现状排列为顺序，有的说以洞窟编号为顺

序，有的说重点洞窟排在前、非重点洞窟排

在后，又有的说对哪个洞窟有兴趣就先做哪

个……樊锦诗说，重点窟和非重点窟是人为

的，不是客观的；百十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

洞 窟 编 号 ，不 同 的 人 有 不 同 的 编 号 法 ，这

也都是人为的；以已形成的石窟现状排列是

混乱的；想搞哪个洞窟就搞哪个洞窟，就更

乱了。

站在洞窟前，樊锦诗无数次地琢磨，她

的心里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脉络：“为了避

免编排不当造成撰写时的混乱和重复，避免

各分卷分量的畸轻畸重，或洞窟组合过多过

少，避免只重视重点洞窟，而忽略其他洞窟

的问题发生，所有分卷编排顺序以洞窟建造

时代前后顺序为脉络，又考虑洞窟排列布局

走向与形成的现状，每个分卷的洞窟组合，

均以典型洞窟为主，与邻近的同时代或不同

时代的若干非典型洞窟形成各分卷的组合，

进行全面规划和编排分卷。”

考古报告此前多年难以出炉还与技术

条件不成熟有关。“最早的时候，我们谁见过

电脑呀，绘图用的是‘小平板’，测量用的是

垂球、三角板。测量的人爬上爬下，绘图的

人说往左往右……又慢又不准。洞窟不像

我们住的房子那么四四方方，洞窟里不是壁

画就是塑像，又不能搬动，测量先就是个大

难题。”直到近些年，三维激光扫描测量仪器

问世、高精度数据采集、数字摄影、用电脑软

件精确绘图等技术成熟，才使全面、高效、非

接触地获取洞窟三维数据、高清图像并进行

虚拟拼合与重建成为可能。

知其艰难者，质疑“你们做得出来吗？”

的确，考古报告的文字、摄影、测绘记录

和编撰绝非简单记载，还需深入调查、探索、

考证与研究。对洞窟的断代、内容考释、艺

术 风 格 辨 析 等 均 需 严 谨 学 术 支 撑 ，耗 时 漫

长。

不知其艰难者，也质疑：“怎么那么慢？”

“真正的事情是花功夫做出来的。”樊锦

诗说，短平快的事情，立不住，总得有人下

“笨功夫”。

还难在专业人才的缺乏，“开始就我一

个人，后来有了团队，可是老的老、小的小。”

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考古、测绘、数字化

摄影、化学、物理等学科的专业人

员纷纷参与其中，分工合作。而

樊锦诗的心里，有总谱。

2011 年 ，《敦 煌 石 窟 全 集》

第一卷《莫高窟第 266—275 窟考

古报告》出版，这项世纪工程终获

重大突破，为后续工作提供了重

要范本。

“一次次失败，连滚带爬，终

于出来了。”樊锦诗说她肯定看不

到 100 卷完成的时刻，但“我把头

开了”。

“我们要为创造它的
祖先负责，为国家负责，
为读者负责。”

时间是把尺，可量岁月。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考古报告的出

版，引起学界的反响。国学大师饶宗颐评价

它“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英国伦敦大学名誉教授韦陀说：“从未有过

的资料系统完整的科学性，将为中国其他石

窟寺遗址的考古报告提供标准与模式。”

第一卷获得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

学优秀奖”“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等

重要奖项。

第二卷于 2025 年 6 月获评 2024 年度全

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

面对认可，樊锦诗告诫团队成员：“不能

骄傲，我们仍然在摸索和改进中。”

也有人会说，这是什么学问吗？不就是

记录资料吗？事实上，这种要下“笨功夫”的

基础研究非常艰难，很容易出错，即使是寻

找一个合适用词，已让人“搜肠刮肚，才尽词

穷”。樊锦诗说：“不能乱用形容词，比如说

‘漂亮’，什么叫漂亮，它不是一个准确的描

述，所以说考古报告的文字比较枯燥。这是

要留史的，不能对付。我们要为创造它的祖

先负责，为国家负责，为读者负责。”

第 一 卷 出 版 时 ，苏 秉 琦 先 生 已 作 古 多

年，宿白先生也已 89 岁。数十年里，宿白先

生每见樊锦诗总要问到考古报告，樊锦诗回

忆道：“宿白先生曾‘吓唬’我，说要派人去看

我怎么做的。我说宿先生您亲自来看不是

更好嘛。我们做出来，让宿先生‘找毛病’，

最 后 ，是 宿 先 生 亲 自 说 可 以 出 版 了 。 他 又

说：‘樊锦诗，你搞这一卷就完了吗？’我说第

二卷已经开始了。”

2024 年 1 月 ，《敦 煌 石 窟 全 集》第 二 卷

《莫高窟第 256、257、259 窟考古报告》出版，

而于 2018 年离世的宿白先生已经看不到了。

此时的樊锦诗已经 86 岁了，她说：“做完

第二卷我就‘金盆洗手’啦。”可她又说：“这

个报告是我弄起来的，还得往前走。我跟你

说，做事就是要坚持，要不然你永远做不成

事。踏踏实实把一件件小事做好，每个人把

本职工作做好，这个国家就好了。这个要求

好像很低，其实很高。”

“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

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要重视这些学

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令樊锦诗记忆犹新。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

强调：“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

好 ，是 中 华 民 族 为 世 界 文 明 进 步 应 负 的 责

任。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把研究院建设

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

究的高地。”

谆谆嘱托，铭记在心。

樊锦诗常跟年轻人说，国家把你培养出

来，你怎么报国？就是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

工作。多年后，洞窟不是今天的模样或者不

存在了，可还有考古报告在，就像《史记》还

在。它为人类留存了一份记忆，给未来留下

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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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2007 年，为石窟考古报告评议手工测绘图。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谢志娟

1963 年，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对即将前往敦煌工作的樊锦诗说：你去那里是要编写考古报告的。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

常重要，必须得好好搞。

那一年，樊锦诗 25岁。偌大一副重担落在这个面庞还有点“婴儿肥”的小女子身上。正青春的她哪知此后的路有多难。

2011 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 266—275窟考古报告》出版。

那一年，樊锦诗 73 岁。48 年里，师长的话一直在耳边回响，无论境遇如何变，无论过程有多难，她从没想过放弃。至此时，

终于交上第一份答卷。

2024 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 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出版。

这一年，樊锦诗 86 岁。发已白、腰已弯，编撰工作却未停下。与此同时，第三、四卷，第五、六卷的编撰同步推进。参与其

中的 26岁的杨麒玉说：“要完成百卷目标，即使步履不停，大概到我孙女那一代也出不完。”

从学界泰斗到“敦煌女儿”，再到刚刚参加工作的新人，百卷考古报告为何成为学人百年心愿？

因为有它，敦煌石窟可“重生”。


